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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毕竟吃了这么些年的
饭，懂得先礼后兵的策略。他拿起
酒瓶，把自己洒得只剩下半杯的酒
倒满，然后端起，说：“看在你是
晓珺老师的分儿上，这杯酒我干
了。”说罢一饮而尽，还亮了亮杯底。

欧阳剑被老爷子态度的突然转
变再次弄得有点不知所措，正犹豫
着，顾晓珺边捅他边小声说：“快
喝呀！”他这才拿起酒杯向老爷子行
个礼，准备喝。

“喝完，滚蛋！”老爷子字正腔
圆甩出四个字。欧阳剑送到嘴边的
杯子又放了下来，终于忍不住了，
不卑不亢地说：“我是自己走，还
是带晓珺一起走呢？”

“嗨，你说什么呢？我忍你半天
了，有你这么跟老爷子叫板的吗！”
任大伟站了起来，也跳进了战局。

欧阳剑瞥了他一眼，一改之前
畏 首 畏 尾 处 处 落 在 下 风 的 状 态 ，
说：“小伙子，说话注意点儿，我
也忍你半天了。”

这些话一撂出来，今天这个局
面算是彻底地无可挽回了。老爷子
见过大风大浪，还从来没见过头回
上门就敢这么闹的，于是开始发

狠：“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给你
扔出去！”

老伴儿眼看越闹越大，还想顾
着些体统，在边上拉老爷子，劝他
别这样。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一动
不如一静，不劝还好，这一劝把老
爷子的邪火勾了出来，他一把把桌
子掀了，一家人忙活了一整天的饭
菜没吃几口，就哗哗啦啦地全倒在
地上了。

今天另一个主角顾晓珺，在这
个事儿里面夹在中间，一面想帮着
欧阳剑，另外一方面虽然看不惯老
爸的做派，但是还一直忍着，毕竟
这个时候明目张胆地跟老爷子做
对，只能是助长火势，反而更不利
于欧阳剑脱困。但到了这个时候，
木已成舟，她清楚自己父亲的脾
气，再这么下去没完没了，今天指
不 定 会 怎 么 样 ， 她 也 火 了 ， 说 ：

“摔什么趔子你？他是我请来的客
人，走不走我说了算！”

自家人调转枪头对准自己，老
爷子着实没想到，气得发抖，手指
着自己女儿说：“你个混账东西，
把这老家伙带回来想干吗？嫌我活
得长是不是？”

顾晓珺没好气地说：“有话说
话，你骂什么人啊！我是尊重你们
才把他带回来。你们都对他客气点
儿！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就干脆打
开天窗说亮话吧，他是我未婚夫，
我俩已经订婚了！今儿我带他来不
是征求你们意见，而是通知你们，
我——要——结——婚——了！过
几天就去登记！”

顾晓珺最后那几句挑衅，彻底
让整个局面不可收拾，老爷子气得
青筋暴跳，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
吼道：“你敢！”

“我结婚用不着等你下命令！”
他闺女顶了回去。

父女俩斗起来比刚才两男人争
执的场面激烈多了，眼看就顶翻
了，这会儿退出漩涡中心的欧阳剑
只能硬着头皮劝架：“伯父，晓
珺，你们都冷静一点儿。”

“谁他妈是你伯父！滚，你给我
滚蛋！”老爷子一句话直接把他噎住
了，顺势还上来揪他的衣领子，指
着他的脸说，“你个老东西，你
说，你怎么着我闺女了？啊？你是
不是把她欺负了？你个老不要脸
的！晓珺你说，你是让他欺负了还

有把柄攥他手里了？你说出来，爸
给你做主！豁出这条老命去我也要
跟他拼了！”

眼看老爷子的手都快戳到欧阳
剑的脸上了，场面也升 级 到 动 手
了，顾晓珺也奔了上去，掰着自

己的父亲喊道：“爸你松手！放
开他——”

女儿的这一举动，让老爷子彻
底失控了，本来戳着欧阳剑面门的
手指，马上收回去捏成了拳头，一
下重重地抡到了对方的脸上。

“爸！”顾晓珺尖叫一声，赶紧
过去把欧阳剑脑袋护在自己怀里，
叫道，“妈！你管管他啊！一点儿
酒下去就发疯，凭什么打人啊他！”

老爷子打完人也有点儿后悔，
可眼前这已经是骑虎难下，怒吼
道：“滚！再不滚我打死你。”

晓珺没想到老爷子真能下手，
怒目看了他一眼，拽起欧阳剑掉头
就走，摔门而去。

5.连襟决
两人钻进车里，顾晓珺看着欧

阳剑红肿的嘴角，心疼得眼泪都快
下来了，一改刚才“暴怒红颜”的
模样，温柔地问未婚夫疼不疼。

看着心爱人关心自己的样子，
不料欧阳剑反倒一笑，说：“有你
在，不疼。另外，你爸这一拳，倒
是打得我心里踏实了。”

顾 晓 珺 摸 摸 他 脑 袋 ， 说 ：
“脑震荡了吧你！打傻了？说什么

胡话呢。”
欧 阳 剑 拿 纸 巾 擦 了 擦 嘴 角 ，

说：“谁先动手谁理亏，你爸这么
大岁数了不会想不明白，以后再交
涉起来，咱俩就掌握主动权了。”

这俩人算是逃离现场了，顾家
的战后现场事故还没完。

顾老爷子今天着实被气得不
轻，闺女莫名其妙领个老头子回
来，说已经订婚了不说，还那么帮
着外人戗自己；那“小老头儿”也
不是个省油的灯，没想到还真敢跟
自己掐。他眼看着两人夺门而去，
气得浑身发抖，一扭头铁青着脸走
回了自己的房间，“啪”的一声把
门重重地摔上了，顺手还闩上了锁。

一家人怕他气出个好歹，全守
在门口，轮流拍着门劝。

老伴儿面对今天这一幕，完全
始料不及，这才回过神来，劝道：

“老头子，你把门开开，有事儿咱大
家商量，把自己关起来算怎么回事
儿啊！你听见没？顾大海！”

“爸开门呀，您别跟晓珺置气，
小心血压又高了！”顾晓岩也急切地
拍着门，还一边对任大伟说，“你
倒是劝劝啊，别吃了！”

任 大 伟 拍 了 拍 屁 股 站 起 来 ，
说：“这事儿能劝吗？看我的。”他
清了清嗓子，隔门喊起来，“爸！
你怎么能让晓珺走呢？这不等于放
虎归山吗？天都黑了，您把晓珺撵
出去，她能上哪儿啊？还不得去那
老流氓家啊！您这不是把闺女往狼
窝里推嘛！”

话音刚落，“咔嚓”一声，门
打开了。老爷子谁也没搭理，黑着
脸径直去了厨房，拎了把菜刀就出
来了，向楼道走去。

一家人都吓傻了，母女俩伸手
没拉住。顾晓岩埋怨丈夫还在蹿
火，顾妈妈担心要出人命，踉跄着
跟了两步，倚在门口喊：“顾大海
你给我回来——”

“你倒是去追啊！”顾晓岩推了
任大伟一把。任大伟也先去了厨
房，接着攥了根擀面杖才出门，身
后的顾晓岩母女俩看得目瞪口呆。

任大伟快步追上老爷子，拉住他
说：“爸！您拎个菜刀别把晓珺伤
着，用这个，这个顺手！”说着把擀面
杖递了上去。老爷子一听在
理，换过擀面杖在手里掂了
掂，直奔楼门大步流星而去。 6

连连 载载

有路的地方，不一定会有桥。
有桥的地方，却一定会有路。
在大地上，路无处不在。即便

是荒郊野岭、杳无人烟，路都会在必
要的地方、必然的时间出现，因为，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
路”。当沟壑横亘、大河滔滔，面对
难以逾越的险境，路不得不停下
来。于是，桥就应运而生。

于是，桥就成为修正方向的路。
桥伴随着行走的脚步，伴随着

太多的记忆与情感。我相信，在人
心中都有一份与桥相关的情结，虽
然时过境迁，却历久弥新。

桥有很多种：石桥、木桥、竹桥、
藤桥、铁桥、混凝土桥、钢架桥、斜拉
索桥等等。甚至故乡的小溪上方，
一块横跨两岸的石板，或一根连接
希望的木头，都是一座有情有义的
桥梁。

这些年来，走了很多地方，看过
许多形态、风格各异的桥梁，才知
道，桥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充分
彰显一个地方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文
化底蕴。在江南，桥精致、柔婉；在
北方，桥简朴、爽直；在西北，桥憨
厚、安静。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它
们或隐于深山峡谷，或架通江河湖

海，或现于平川，或藏于群楼，既是
一种交通工具，也将建筑艺术和科
学技术融为一体。其中，既有千年

“老翁”，也有百岁“寿星”，更有年轻
“后生”，它们是华夏文明的书写者、
见证者，以各自的存在方式，绘就一
幕幕璀璨的图景。比如工艺精湛的
北京卢沟桥、历史悠久的赵州安济
桥、造型美观的泉州洛阳桥、漫长平
顺的晋江安平桥……一座桥，就是
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就是一部地域
民俗文化。

但我最爱的，仍然是家乡的
桥。在山岭重丘间，它们隐忍、宽
厚、安于现状、无怨无悔。无论是
晃悠悠的索桥，还是大气稳重的钢
架桥；无论是因陋就简的石板桥、
独木桥，还是造型别致的高拱桥、
彩虹桥，抑或动辄跨度数百米的高
速公路、高速铁路大桥，它们和我
生活在同一方水土，生长着同样浓
烈的情感，都在各自的路上，记录
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时代的变
迁。

曾几何时，我喜欢站在故乡的
石板桥上，看夕阳西下、弯月初生，
看人们来来往往、牛羊秩序井然，看
波澜不惊的童年时光慢悠悠地淌过

心间。我喜欢聆听滑过石面的脚步
声和蹄声，那么简约而清脆。桥下，
一线流水从山中飞溅下来，穿过乱
石、深峡和荆棘，义无反顾地流向不
可预知的远方。桥这头，是依山而
居的小村庄，零散的土墙房这里一
幢、那里一间，炊烟弯弯绕绕，鸡鸣
犬吠此起彼伏。桥那头，依然是山
峰矗立，封堵了村里人的远望，但一
条公路恰好伸展而过，将大千世界
和封闭山村连在一起。

曾几何时，我从村里出来，轻轻
走过石板桥，坐上一辆开往远方的
长途汽车。每一次离别，我都坚持
住没有回头，但我的心跳和潺潺流
水永远保持一致，因为我们心中，装
下的是同一个疼痛的故乡。

如今，我和许多人一样，梦着回
不去的故乡，走着前途未卜的路
途。从尘土飞扬的汽车到拥挤的绿
皮火车再到飞速而平稳的高速动
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奔来
奔去，却无意间把自己架设为一座
命运的桥梁，历经沧桑，从不懈怠。

是的，有路的地方，不一定有
桥；而有桥的地方，却一定会有路。

是的，在生命中，一座桥，就是
一条修正方向的路。

年老退休就像一头卸了套的老牛，没了上班下班的辛
劳，亦没了人来客往的应酬，而独处静思则成为一门不可或
缺的必修课。

这时候你会关上门，独自坐在书案前，让光源从窗口静
静地倾泻进来。如此这般，你那颗浮躁不安的心便会渐渐地
平静下来，宛若一个禅定入静的高僧。但是，你的心却像一
匹脱了缰的野马，在广阔的原野上驰骋奔腾。《菜根谭》有
言：“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始知妄穷而真独露，每于此中得
大机趣；既觉真现而妄难逃，又于此中得大惭忸。”渐渐
的，你便从中理顺和找回了自己的思想，聆听到自己的心
跳，是如此地平稳有力，如此地无虑无忧。

少顷，你站起身来，斟上一杯茶，缕缕青烟袅袅升腾，
你忍不住轻啜一小口，顿觉一缕微苦的茶香沁入心脾。

人生如茶，清香中有种淡淡的苦涩。在你心底，人生瞬
间展现出她那真实的美丽与忧伤。不过，此时的忧伤不会让
你走进忧伤，而美丽却让你步入美丽。

细细品味，人生如茶，又像河。起初是那么细小孱弱，
只是危危石崖缝隙里渗出的一缕细流，是那么清纯洁净，

“叮咚”作响，一路唱着欢快的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渐渐地就宽阔曲折、深邃坎坷，并与众多的同类汇合，
融为一体；渐渐地就混入泥沙，还有些许草木的残枝败叶。
于是，就奔腾就咆哮就为所欲为……于是，在它为人们带来
诸多欢乐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人生如茶，又像河。我们不要希望人类是完美无缺的，
也不要希望人人都是“雷锋”。我们只能希望人们在“为
己”时仍不忘国家和他人的利益，并希望人们需要说真话的
时候能够实事求是，这就够了。不要对人类失望，我们本就
是这个样子的：有好处，也有缺点；又可爱之处，也有不尽
如人意的地方。我们这样承认，并没有什么不好。唯有承认
了这些，我们才可以对人间多几分理解，少几分失望；多几
分宽容，少几分抱怨。

假如你为人间的冷漠而不平，那你就应“从我做起”，
先由你自己去发光和热，从而使人间多一分温暖，少一分冷
漠。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停止抱怨，而努力去发光生热，这人
间就会温暖得多了。

一位诗人说过：群
山是耸立的大海。大别
山既是一座吐艳喷香的
花山，也是一片歌声荡
漾的海洋。

未进深山，就有歌
声飘来：“什么风吹贵客
来？山谣引路过石岩。”
这是答问；“不是外人不是客，都是
乡邻心肠热。”这是寒暄；“清早上山
露水多，放牛啰啰翻过坡。牛吃青
草直摆尾，我唱山歌好快活。”这是
独唱的开头；“抛粒罗豆对个歌，哥
唱山歌要妹和。”“想唱么事唱么事，
云彩随风妹随哥。”这是男女对唱的
序曲……

进入山里，才知道山里人无论
男女老少都爱唱几句。老头老妈老
腔老调，张口就唱：“大人上山砍柴
火，细伢下河摸螺索（蛳）。婆娘房
中纺棉花，女娃院里喂鸭鹅……”大
姑娘小媳妇细声软语，扬嗓就唱：

“热汗能把土变金，热肠能让水点
灯。真心不怕烈火炼，真爱成就有
情人……”与之相比，小伙子们多
是手忙口也忙，边干活儿边唱：

“阳雀一叫三春到，山歌一唱阿妹
来。有心邀妹对个歌，不知金口开
不开……”

山里人性格豪爽，肠肚不打弯，
你问啥他答啥。问一位去坡地种瓜
的壮年汉子，平日爱唱哪些歌？答：
歌子多着呢！春夏秋冬，农忙农闲，
节气喜日，都有歌。再问细一点，说
是——

春有走青歌、莳田歌、播种歌、
采茶歌；夏有割麦歌、插禾歌、薅秧

歌、车水歌；秋有收秋歌、打谷歌、把
籽歌、入仓歌；冬有砍柴歌、酿酒歌、
上梁歌、打粑歌等等。还有不分季
节的放牛歌、烧炭歌、伐木歌、放排
歌……

“你说的都是农事、劳动方面的
歌，其他方面呢？”

“有哇。衣食住行，生儿育女，
交朋结友等等都有歌。”

“能唱几首听听么？”问者笑了
笑接着说。

“哎呀，那得问别人，问灵性
人。歌都在他们心里装着，想唱哪
方面的，掏出来就是。”壮年人说，

“我记性不好，又不会编，要唱就唱
支种瓜歌吧。”他咳嗽了两下，朗声
唱道：

“人说好地种芝麻，我说好地种
西瓜。西瓜熟了人人爱，东家送罢
送西家。”

唱毕，兴之所至，又来一首：
“南坡土肥种瓜瓜，瓜藤青青到

处爬。丝瓜、南瓜和东瓜，比着长来
比着大。”

山路弯弯。路边茶园里有两个
青年妇女在摘茶叶，使人油然想起
采茶歌来。之前，听县文化馆一位
老师谈起他所搜集的大别山民歌，
说数采茶歌最多。因为大别山区出

产茶叶，并且方圆几百里，
“十里不同天”，产地不同，
茶叶品种不同，采茶时间
不尽一致，制作方法也有
差异，做出来的茶叶名称
与品牌更不一样。同是绿
茶，有的叫“芽茶”，有的叫

“毛尖”，有的叫“翠峰”，有
的叫“碧玉”……其形状、颜色、香
气、味道均各有特点。所以作为采
摘、加工、沏茶、饮茗时歌吟总称的

“采茶歌”多种多样，美不胜收。问
者一说想听采茶歌，两个采茶女欣
然接受，舒眉展眼地欢唱起来：

“高山云雾出好茶，阿嫂采茶细
细掐。采得新叶回家转，做出嫩尖
好香茶。”

“新做毛尖绿茸茸，泡在杯里香
碰碰。一遍二遍三遍水，好茶添水
慢慢浓。”

人走了老远，歌声还在耳边回
响。

这是一个吵闹的世界，也充满着爱恨情仇，更有一些
我们看不到的苦难、背叛、挫折、眼泪和情非得已。作者
将发生在自己身上和身边的故事，变成文字，写在这本书
中，只为当我们看到听到的时候告别迷茫，迎接光明的
路。笔者文字朴实接地气，读着会感觉自己的心灵不断地
被敲击，被惊醒，原来，这世间，苦难皆有其意义。你所
吃的亏、忍的痛、扛的罪、担的责、流的泪都会变成光，
照亮你的路。

作者李月亮，专栏作家。2013年因为一篇《那些你不知
道的大事情》迅速在网络上蹿红。你不敢说的事情，害怕别
人笑话的事情，她都会原原本本、不回避，不绕弯子，不拔高，
老老实实说出来。被誉为70后“正能量”代言人。

桥是修正方向的路
符纯荣

春天来了，江河解冻，冰雪融化。天气渐暖中一切关于生
机的记忆都觉醒起来。大雁排成一个大大的“人”字，从头上掠
过，留下几声嘎嘎的叫声。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我随着这雁叫
声抬起头，目送这群大雁消失在深蓝的天空。

雁来是北方冬去春来的标志。在一年四季中，我对春由衷
地喜爱。因此，即便在雪花飘飞的严冬，我也在殷切地期盼春
天的到来，不时抬眼向高空里搜寻，期待着大雁排成长长的雁
阵扑闪羽翅从视线中掠过，而那熟悉的雁叫声总是在耳畔不经
意地响起。

在我的记忆里，每逢雁阵过后，家乡那肥沃的黑土地便会
迎来春暖花开的好季节。草木生青，地皮上渐次拱出嫩绿的草
芽；初春的柳条上长满那毛毛狗，柔软而富弹性，日渐膨大中以
风情万种的姿态随着婀娜的枝蔓在风中飘摇，奏响激越的旋
律。农民与雁有着不解之缘，他们以雁阵观节气，雁阵一过，他
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辛勤地耕耘自己的土地，种植殷实
的希望。对农民来说，大雁是传播喜气和希望的报春鸟。

记得小时候，家在农村，立春过后，大雁一叫，还在猫冬的
伙伴们便三五成群地奔向田野，挖小根蒜、苣荬菜等野菜，回到
家用清水把泥土洗净后，蘸点辣椒酱，做点小米饭拌食，吃起来
非常香甜。那香喷喷的余香至今仍飘散在记忆里，可惜如今生
活在异乡的城市，高楼大厦林立，整日为生活而奔忙，几乎所有
的闲情逸趣都被禁锢了，更难听到雁叫声了。

而今，我站在家乡的小路上，听着雁叫声，以闲适的脚步踩
着脚下柔软的土地，一切都感到万般亲切。曾为爱情舍弃了原
有的工作，到遥远的城市奔波，接触到的全是陌生的面孔，待久
了，对故乡的思恋越发殷切了，心底里总有种流浪的感觉。但
毕竟自己选择了在城市生存，就要随遇而安，开始新的奋斗与
拼搏，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在陌生的城市拥有更多
熟识和认知我的人。这样想着，不由得加快了我的脚步。

雁过留声，对我是种鼓舞，仿佛在催我奋进。

我们的身体，像植物
是大地的一部分
我们休息，行走，或者劳动
体内蓄积着阳光
照耀着更多的事物
没人能够代替我们
就像我们不能代替鱼翔浅底
小鸟飞翔。我们都是
大地的子民
我们躬下身子
汗水滴落，发芽的种子
敲响大地的回声
劳动者，多么朴素和丰富的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们的手掌里
跑出骏马，开出繁花
我们躬下身子
也抬头仰望
仿佛看见自己的小幸福
在世界甚嚣尘上的
欲望里，星辰般发出微光

雁过留声
李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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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歌
王鹰翔

富贵长春(国画) 杨敏

人生如茶又像河
张培军

《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张宁

久病未可断志气，持笔书下皆侠意。

狂沙散漫桐屹立，实干多年颜自新。

梦思百姓心无私，水自载舟泉涌来。

回问百岁真豪杰，焦桐依存天地间。

焦桐思
张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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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柿树有着一段关于“傲霜侯”的传说。
据朱屯卢钦德、荥阳段家沟阴发俊、王俊峰等人的讲述，在

元朝末年，因安徽一代旱灾严重，皇觉寺收不上租粮和香火钱，
方丈借口将在那里出家当和尚的朱元璋赶出寺院，朱元璋走投
无路，只好背井离乡一路要饭来到河南，准备到荥阳洞林寺避
难。当他饥一顿饱一顿地来到郑州西郊荥阳地界时，饿得饥肠
辘辘、两眼昏花、举步维艰。他强挣扎着来到一片柿树林里，此
时已过霜降，柿子红彤彤的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树梢，朱元璋高
喊几声“树林里有人吗”？他见寂无人声，就爬到一棵大柿树
上，拣熟透的摘了几个，边摘边吃，真是甜似蜜、稠如粥，又解渴
又充饥，不知不觉吃了个肚圆。临走时又摘了十几个用破僧衣
包着，他万分感激地对老柿树作了个揖，说，多谢柿树大哥救了
我的命，日后我朱元璋如能得帝，定封柿老兄为“傲霜侯”。谁
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只听背后有人说道：“那敢情好，到时小
老儿一定替柿树去讨封。”朱元璋赶快拜谢老人，老人看小和尚
破衣烂衫，又是外乡人，此地举目无亲，怪可怜的，又赠他干粮
与饮水，朱元璋千恩万谢，告别老人家到洞林寺落脚去了。

1368年，朱元璋金陵称帝，荥阳看柿树林的那位老汉果然
进京讨封，朱元璋不食前言下圣旨，命老汉为捧旨官，随钦差大
臣到荥阳，加封那棵老柿树为“傲霜侯”。从此荥阳的柿子美誉
天下，直到现在，民间不少人自豪地说：“俺荥阳的柿子是洪武
爷加封过的——主贵着呢！”

荥阳柿树的传说（二）

朱永忠卢 志


